穿梭大圍村歷史/文化空間 : 專訪大圍村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 by CHEUNG, Dora et al.
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
Volume 9第九期 (2008) : 後殖民中國 Article 11
1-2008
穿梭大圍村歷史/文化空間 : 專訪大圍村
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
Dora CHEUNG
Ka Yin, Tracy LEE
May Yee, Mimi YEUNG
Shun Yi, Helen CHU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
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
This 人物專訪 Interview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
University.
Recommended Citation
張秋玉、李嘉言、楊美儀、朱純儀 (2008)。穿梭大圍村歷史/文化空間 : 專訪大圍村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。文化研
究@嶺南，9。檢自: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9/iss1/11/。
文化研究@嶺南  第九期  2008 年 1 月 
 
穿梭大圍村歷史／文化空間 － 專訪大圍村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 
訪問 / 張秋玉、李嘉言、楊美儀、朱純儀 
 
2007 年的聖誕前夕，城市內熱鬧如昔，滿街張燈結綵的裝飾及購物人潮。但對
沙田大圍村村民而言，這日子跟任何日子也不一樣，那是村民舉辦每十年一度的
太平清醮活動。12 月 24 日的早上，在打醮會場內，眾位穿著長衫馬掛的鄉親父
老穿插其中，我們看到一位身材魁梧、一頭銀髮的會長，忙著招呼到來的親友和
村民，這位父老便是鄭水興先生，正是這次人物專訪的主角。 
 
鄭水興先生（以下稱鄭伯）今年已七十七歲，膝下有七女一子，十六名內外孫，
一名玄孫，共廿五位家族成員，子孫滿堂。鄭伯的家族在四百多年前已定居大圍
村（原名大瀝源村，後又名積存圍）。除了有兩年赴英國任廚師外，鄭伯一生都
住在大圍村，也曾連續三屆當上共十二年的大圍村村代表。 
 
大圍村已有四百多年歷史，是沙田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圍村。大圍村是一條
多姓村，由原來十九姓，演變到現在只有十四姓原住民的聚居之地。目前村內以
韋姓為最大族並設有祠堂，而大圍村現今仍住了大約三百戶原住民家庭，共約一
千一百多名村民。 
  
村落佈局顯出傳統智慧 
世事變化，白雲蒼狗。縱然圍村的外觀可能早已變得模糊，其格局仍能窺見傳統
智慧，也能靠如鄭伯的上一代人往記憶裡搜尋，讓回憶歷久常新。鄭伯帶我們參
觀大圍村，沿途的男女老少都會向鄭伯問好，鄭伯則一路回憶起往事。他走到一
個門牌前停下來說：「這裡每一條巷，每一間屋的編號都是我十多年前制定。以
前村內沒有巷名，郵差派信著實不方便，村外人來訪也易迷路。我便把巷編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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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十街，每間屋給了編號，這制度很實用。」鄭伯對村內一草一木，一磚一瓦都
瞭如指掌，甚至大部份的原住民的名字，仍可以唸出來。 
 
面對早已滄海桑田的大圍村外圍，鄭伯憶述，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大圍村是沒
有城牆的，但村外圍是由一排排村屋和幾個圍斗(又名瞭望台) 組成，積信街與
積存街之間的圍斗外是一個公家魚塘，魚塘內飼養了生魚、塘虱、鯉魚等。魚塘
以外便是耕種的農地。鄭伯感嘆道：「由於生活困難，幾戶人家才能合力飼養幾
頭豬。當時，衛生條件差，飼養的牲畜也與村民一同住在屋內。村民日常只吃一
點蔬菜，要到大時節才有機會吃到自己飼養的豬和雞。」 
 
「以前的村屋是用石和青磚砌成，牆身特厚，窗戶特小。圍斗是用來防禦當年的
海盜，村內狹窄小巷縱橫交錯，鄰舍關係也很好，弄巷的窄小設計同時也方便遇
到有陌生人闖入圍村，只要村民一聲令下，便能一呼百應，其他村民隨即便合力
把可疑人物重重包圍。」鄭伯雖嚴肅凜凜，卻不難感受到他對村民守望相助之深
厚感情，引而為傲。 
 
「1962 年颱風溫黛吹襲下，沙田發大水，很多人傷亡。有一戶王姓家庭的木屋
被大風雨摧毀，一家人捧著一條杉木漂流到大圍。我和村民救了這家人，還安置
他們一家住在韋氏祠堂直到政府安置。往後每年春節，那家人都來多謝我。那次
很多人的家園被毀，當時很多香港人都把財物放在首飾箱內。我見到一個個首飾
箱漂浮在海上，大家都沒理會只一心救人。」鄭伯表示那是大圍村最有意義的一
件事。 
 
少年回憶 野外童年往事 
圍村總予人封閉，被圍困、隔絕的感覺，可是在鄭伯的回憶裡，童年生活自由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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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，充滿歡樂。當提起以往的少年事，鄭伯便顯得興致勃勃；一起與朋結伴去「聊」
(圍頭話，即玩)，上山捉豹虎(亦即金絲貓)，下海捉游魚，到野外踢足球。鄭伯
尤其懷念少年時在村公所青年會成長的那段日子。「那時青年會主辦很多戶外活
動，當時的青少年很團結，守望相助。我在十四歲那年便替村裡煮過四十多圍酒
菜。若果知道有老人家正彌留，大夥兒便不分你我為老人家準備後事。」這習俗
對比現在現代人臨終時往往都要到陌生的，而且冷冰冰的白色醫院渡過人生最後
一刻大相徑庭。「以前老人家臨危，大家會到他/她家待在其身旁，送他/她最後
一程。年青的會為老人家掘好墓地，準備身後事和煮解慰酒(負責煮解慰酒的，
人稱「大力」。所有村裡大節日的傳統活動和禮儀等，都是在青年會幫手時學來，
這樣一來便可以薪火相傳。」他每每強調沒有人可以刪改歷史與傳統，而保存與
承傳的最佳方法就是親身參與村內的活動。他回憶年少時在青年會為大家做事，
但初時對傳統習俗禮教一竅不通，又沒有文字紀錄作參考，那最好也是唯一的方
法便是謙虛的向鄉親父老請教。「虛心請教，他們會一五一十告訢我們，我們則
邊學邊做。傳統習俗自然可按原本存留下來。」 
 
鄭伯一臉無奈說到現在青年會已今非昔比，年輕一代只會在青年會打麻將、上
網，要不就留在家中打機。現在青年會再沒舉辦太多活動，傳統活動的承傳便後
繼乏人。鄭伯舉例說，今屆打醮由年青一輩自行安排，但卻沒人走來向鄭伯請教
過甚麼，因此很多禮教細節也忽略了，這些習俗也會漸漸消失。 
 
「傳統上，大圍村的太平清醮應在農曆十月進行，是因為我們的村民在十月收割
完稻田，才有空地可用作太平清醮各項儀式，以謝神恩與祈求全村來年平安。祭
禮是祖先按四時而挑選恰當時間舉行，其中當然有其意義。但現今新一代只顧其
他不重要的理由，如避免與區議會的投票日相撞這些政治因素。傳統和歷史是不
能改的」。作息有時，對好些村民，尤其年長一輩的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，他們
相信這與全村上下老少的平安很有關係。今天愛在電腦聊天室「聊」的年青一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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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打醮當天都很投入參加，但是還有多少會有興趣知道節日背後的意義？ 
 
 
時間、空間的角力 
永不磨滅的記憶毋須刻意記着，但在特定場合或空間，便會忽然在腦海裡呈現。
我們來到牌坊口，鄭伯繼續說：「四、五十年代，村口有一口水井，井邊有一棵
櫻桃樹。每天清早，村內婦女都會聚集在那口井附近，忙著打水，為一天工作準
備。接著她們會各自挑著盛滿水的水桶，到自己的農田開始一天辛勞的耕種。那
段日子生活艱苦，農田和家務都留給婦女去打理。男村民就到外面找工作，當時
也有不少男村民會到海外『行船』，或在唐人街當密集式體力勞動的工作。因為
生活，我也曾到英國幹了兩年廚師工作。每天黃昏過後，外出工作的男村民都會
聚集到那口井附近談天說地，分享見聞。」 
 
六、七十年後的今天，村口那口水井早在 1967 年因
乾涸而被封閉，改建了村口一座牌樓，附近還建了一個休憩小花園。今天再看不
見打水的村婦和「吹水」的男村民聚集。晚飯過後，村內的孩子會聚在那兒「聊」
(圍頭話，即玩)，另一邊廂，三五成群的印傭會在休憩小花園聚集閒聊。鄭伯說
因為附近有一戶租了給一個印傭聯誼會，所以休憩小花園便變了她們傾訴離鄉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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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的地點。 男村民的聚腳地也由原來村口水井，遷往
村內侯王宮前一塊空地上。那裡放了一些膠櫈，每晚飯後或週末都會有一班中、
老年男村民聚在一起談論天下事、賽馬等等。 
 
鄭伯可能不懂什麼是「空間實踐」、「公共空間」這
些詞彙，但在他口裡說著的，心裡記著的，都是為村民、甚至是非村民謀福祉的
故事。在村外圍，積信街與積存街的交界從前是圍斗，政府早已將之改建成公共
行人道。圍斗對出的魚塘亦早被填平變成一條馬路和一幢幢幾層高的樓房。幾位
有心的居民從附近一所已結業的老人院舍搬來的十數塑膠櫈，整齊排列擺放在幾
棵小樹下，給村外路過的老街坊休息閒坐。鄭伯有點無奈說：「本來我已向政府
申請在那裡建造一張有棋盤的水泥枱和兩排水泥櫈，後來不知誰從中反對，計劃
便擱置了。我也就是想方便街坊啫！」問鄭伯為何那幾張膠櫈總會有些中、老年
男人坐著。「哎呀，看美女和賭馬啊！附近有一間馬會投注站嘛！」鄭伯笑說。
再問鄭伯為何不見女村民聚集？「她們不是煮飯，便在家打麻雀。」 
 
失傳遺憾 
對於一些失傳的物件，鄭伯總是耿耿於懷。很多年前，侯王宮內的老廟祝和村內
的一些長者糊里糊塗把一些舊物件賣掉或丟掉了，如祭祀用的祭帳，幾把大羅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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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一張酸枝木造的貴妃床，就令他氣憤。鄭伯最遺憾的還是他自己手抄了一份大
圍村的掌故寶典，裡面記錄了一個個發生在村中的故事，一套套節日的禮儀、一
款款傳統菜式的細節（如怎樣烹煮大煎堆、完農、雜糍等），就因幾年前一位大
學教授的人借走了寶典研究，之後便一直沒再出現，寶典也失傳。現在，鄭伯就
像大圍村的一本活歷史書。對於大圍村，鄭伯經常有句話掛在嘴邊：「我只是想
為村民做點事，幫到那些百年歸老的原住民爭取到應得的，能在我們的土地安葬
罷了！」 
 
訪問後感 
鄭伯因為「失傳的遺憾」而耿耿於懷，但他自己其實就已經是「傳統」的一部份。
在班雅明的歷史觀中，傳統之所以能夠流傳下去並非單純用文字記載，而是有賴
於聽故事的人將歷史記著，再以說故事的方式傳給他者。正如鄭伯能夠將傳統成
為個人記憶，是由於自身的體驗跟歷史互相吻合，當遇上我們的訪問時，便能在
一個合適的環境下，將沉澱了的記憶從生活裡帶出來，不需要刻意記著，亦不存
機心。正是由於鄭伯加上了個人的體驗，從鄭伯口中聽到的故事亦會變得更加豐
富和吸引，這正是傳統的可貴之處不就是歷久常新。但有點可惜的是，聽者約是
村內居民，而不只是訪問者，那便更有意思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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